
资料图：中共“三大”纪念馆展出多件文物、油画
像、复原场景、会址沙盘和大量历史图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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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

图为高仿真硅胶像还原的中央执委会现场。

寻访中共三大会址

回望国共第一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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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这座以“英雄花”

(

木棉花
)

为市花的城市， 作为中国近代革命
的策源地曾藏龙卧虎、英雄遍地。这
座城市也曾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
地，中共于

1923

年在此召开第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 促成国共第一次握
手， 国民党在军事上创办了黄埔军
校和国民革命军， 并取得北伐战争
的胜利，中国出现了大革命的高潮。

中共三大也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上最
具影响力的党代会之一。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 十月
的羊城桂花飘香。 中新社记者穿过
市区东山口一片既借鉴欧美建筑风

格、 又糅合广东传统民居特点的民
国初年建筑群之后， 来到中共三大
会址所在地， 从中寻觅闪烁在历史
烟云中的昔日光影。

而在当年举行中共三大的恤孤
院路

3

号旧址上，却是一片空地，空
地南端矗立着一方褚红大理石墙
垛，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
代表大会会址”和“全中国国民革命
者联合起来”的字样。

原来，那一幢容纳了
40

名中共
三大代表们激烈辩论、 修改党纲的
120

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房，于
1938

年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而

荡然无存。从
1958

年中共三大代表
徐梅坤来到广州寻找会址算起，在
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

2006

年，

三大会址和原貌才得以廓清。 因众
多专家认为在一个有重大历史价值
的遗址上重建一座仿旧建筑得不偿
失， 中共中央决定不在原会址仿建
小楼，而是对会址实施保护，并在会
址旁建设中共三大纪念馆。

引人注目的是会址小广场中央
的一块被玻璃覆盖的长方形凹槽，

俯视可见数十块斑驳破旧的地砖，

加上周围的墙基便是考古部门在后
来挖掘旧址时找到的建筑遗迹。

中共三大纪念馆中陈列的相关
文献和实物， 清晰地向人们展现出
历史的脉络。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

早在
1921

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
见孙中山时就提到了国共合作，不
过孙中山对这个建议并不十分积
极， 后来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保
持自己党籍的同时， 以个人身份参
加国民党。

1923

年
4

月底，中共中

央迁驻广州筹备三大。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杨汉卿称，中共三大最大的亮点，

就是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
入国民党，提出国共合作，建立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记者在当年中共三大会议日程
表上发现， 全体代表在会议的最后
一天， 集中前往黄花岗烈士陵园悼
念辛亥革命先烈， 并在共唱国际歌
后宣布大会闭幕。 讲解员说：“就是
从三大以后，《国际歌》 成了中共代
表大会闭幕式上一直传唱的歌曲。”

纪念馆里的资料显示， 中共三
大以后， 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
国民党， 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
地方组织。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
党也在广州召开一大，陈独秀、毛泽
东等共产党人被选为代表出席大
会， 李大钊更是被指定为大会五人
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一大以后，

原来只局限于在广东等少数几个省
活动的国民党， 得益于共产党的帮

助， 其组织和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
展。

纪念馆馆长卜穗文提供给记者
的研讨文章则提到国共合作对于国
民党报刊业的影响：

1924

年开始，

国民党不只在各重要城市创办了一
批《民国日报》和《新民国》、《新建
设》等杂志，还派人在香港改组《香
江晨报》，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等
一些共产党员经常为报纸刊物撰
稿。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占善
钦在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上曾表
示， 国共关系是现代中国史上最重
要的政党关系， 不仅直接影响着中
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还
与国家的未来前途和命运紧密相
关。认真研究中共三大，对当前的国
共关系有着诸多的历史启示。

步出纪念馆， 三大会址对面的
简园映入眼帘，当年，毛泽东常到简
园拜访国民党元老谭延， 与其商
谈国共合作事宜。 （据中国新闻网）

周恩来的翻译回忆总理

一个个给清洁员、厨师拜年

� � � � 10

月
18

日，周恩来总理的身前
翻译，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同时也
是诗人的范承祚，带着他创作的对总
理饱含思念之情的诗集《往事如诗》，

来到家乡淮安，与淮阴师范学院的青
年学子分享他眼中的周恩来，讲述自
己今生有幸体验到的伟人风范和人
格魅力，讲到动情时热泪盈眶。

1957

年，

26

岁的范承祚刚从阿
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毕业，

就开始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
中央领导人做高层翻译。由于新中国
成立后，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势头蒸
蒸日上，所以范承祚就经常为周总理
做贴身翻译，一做就是

13

年。

开始为总理做翻译时，总理已经
60

多岁了， 所以称呼起这位年轻小
伙子，总是如一位亲切的长辈，唤他
“小范”。小范记得当他第一次为总理
做翻译时，总理就听出了他的苏北口
音。 工作结束后，总理就问他是什么
地方人， 当小范说自己祖籍淮安，出
生在宝应时， 总理立马欣喜地说：

“呵！原来你是我的小老乡啊！”后来，

总理也会经常管小范叫“小老乡”。夸
赞他时，总理会欣慰地说：“小老乡工
作做得不错！ ”犯了错误批评他时，总
理也毫不客气：“诶呀，你还是我小老
乡呢！ ”

1963

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
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

9

天的访问。

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
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
夜的凌晨

4

点了。 狂欢的人群都散
了，阿方接待的行宫大厅里恢复了深
夜的寂静。小范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
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
凌晨

4

点
40

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

准备回到位于总理房间隔壁的他的

卧室。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
总理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
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
还有事呢。 ”定睛一看，只见总理身披
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
谈什么事。他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说明
早还有事， 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
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
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
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
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总理的换
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总
理等你呢。 ”一看表，才早晨

5

点多，

他想起凌晨总理说的“有事”，就敢忙
爬起。 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
的周总理，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
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
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
动， 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
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
人员清扫收拾， 已经又焕然一新，想
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
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
人，显得很安静。 可就在总理刚走到
了大厅里， 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

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
作人员。 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
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总理也这么早
就起来了。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
总理的身边， 都想一睹周总理的风
采。 而总理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
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
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 有
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
角，不好意思上前，总理也一并地上
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总理说的“有

事”原来是这么回事，总理特意在大
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
的情况下， 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
年。 只是让小范略觉遗憾的事，因为
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
没有中外记者， 所以这温馨的一幕，

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他
和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
值得回忆的感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总理也是有着
浓浓乡情的平凡人。 访问期间休息
时，总理会与小范聊家乡，“我在老
家淮安住到

9

岁， 去了宝应的外婆
家。 那儿有个宝塔根。 你去过宝塔
根吗？ ”小范说没去过。总理笑着揶
揄道：“诶呀， 你还是宝应人呢，连
宝塔根都没去过！ ” 后来小范回老
家， 特地去看了总理说的宝塔根。

不过事隔多年， 由于没有得到有效
保护， 宝塔根这一遗迹也几乎没
了。 小范心里又是遗憾。

一次，由于连续几天劳累，小范
在车上给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总理
做翻译时，竟睡着了。 醒来时已过了
8

分钟，他自觉羞愧难当。 周总理却
亲切地说：“小范啊，再眯会吧。 ”阿尔
巴尼亚的总理笑呵呵地说：“是周总
理不让叫你的。 ”后来汽车到了访问
地点， 总理向所有工作人员宣布，下
午的活动推迟，让大家先好好地睡一
觉。原来总理在小范睡着的

8

分钟时
间里，用法语和阿总理口头达成了推
迟活动的“协议”。

讲座前台，这位已过八旬的“小
范”， 讲起他曾与总理相处的点点滴
滴，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总理身
边做翻译的岁月。 整场讲座，范承祚
一直学着总理的口吻自己“小范”。

(

周滢滢王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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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翻译范承祚携新作回到故里淮安笑说总理都叫他“小范”


